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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里寻他千百度 □孔明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
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
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

少时读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只觉好
玩，并不回味。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古今
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
把第三境界指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对此，我是理
解，不理解，至少不完全理解。顺着人云亦
云的套路去索解，并不尽如人意。王国维
之解，当然高屋建瓴，但也只是一解，我宁
愿把那句话放到原词里去琢磨，去想象，去
心领神会。

忽然就联系到辛弃疾的另一首词《水
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其中的“把吴钩看
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就颇耐人寻
味。赏心亭，顾名思义，登亭上，可赏心悦
目也。心里只有风景，那当然赏心悦目了；
心里不只有风景，那是否赏心悦目，就一言
难尽了；心里别有怀抱，“先天下之忧而
忧”，忧国忧民，那就与赏心悦目不沾边
了。词家辛弃疾何许人也？上马将军，领
得千军；下马文豪，笔扫千军。解甲归田，
那等于跻身平民了。一个平民登临赏心亭
上，他人瞥见，知他是谁？把个吴钩看了又
看，什么意思？把个栏杆拍来拍去，能拍出
花来？唉唉唉，伤心游子，游子伤心；山河
破碎，如何安心？北望，国土沦丧；脚下，偏
安一隅！“无人会，登临意”，那是怎样的痛
彻心扉？又是怎样的感怀伤心？报国无
门，哭都没眼泪了。

回到《青玉案·元夕》，辛弃疾应该是另
一种心境、心情、心得。此中有美意，有禅
意，也当有别意——别有怀抱，别有风情，

别有人生况味与感怀。各人的心思揣在各
人的怀里，面对花灯夜，自然是各人的梦寐
以求与期许了。“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
情谁诉？”多半人的倾诉对象应该在梦里。
《诗》云：“今夕何夕？见此良人！”或许今夕
元夕，就要梦想成真呢！那是什么年代？
那是宋王朝！没有短信，没有微信，只有鸿
雁传书，却并非想传就能传的；就算能传，
也未必能如愿以偿的。诚所谓“相思欲寄
无从寄”，那怎么办呢？“心似双丝网，中有
千千结”，谁人能解呢？大千世界，自有人
解得。“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
通。”心灵默契了，不点也通得！元宵灯会，

“那人”必来的；万头攒动，“那人”必在“众
里”。痴眼不看花灯美，目光顾盼人堆里。

“众里寻他千百度”，真急煞人也！心里千
呼万唤，就是发不出声来；人声鼎沸，发声
也是白费力气。人潮如海，渐渐潮退；灯火
通明，渐渐明灭。两颗心似一颗心，不约而
同，“蓦然回首”，灯火阑珊了，双眼却发亮
了：那亭亭玉立的不正是“那人”吗？那玉
树临风的不正是“那人”吗？朝思暮想，几
近痴心妄想，却天人感应，天随人愿了。往
后呢？只能想象了！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爱情尤其
是这样，两厢情愿才有诗情画意，一拍即合
才有人间佳话，否则只能是李清照笔下的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了。
古往今来，一见钟情固美，却多半失之交
臂；两厢情愿固好，却多半心愿不遂。咫尺

天涯，天涯咫尺，就算所爱之人住在对门、
隔壁，听得见咯吱、咳嗽，也多半是“相见时
难别亦难”。有多难呢？可以想象——其
实也用不着想象。古代女子出行，本来就
不方便，加上礼教束缚，其“难也”可想而
知。曾几何时，一见而“爱人”？曾几何时，
再见成“路人”？所谓的“爱人”“路人”，多
半都是“闺中梦里人”，这便是人生的无奈
复无奈了。写到这儿，我想起了宋人李之
仪的《卜算子》：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
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
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面对现实，纵然相思，也只能如此了。
相形之下，辛稼轩词里的有情人应该谢天
谢地，起码他们同居一城，还有个元夕可以
期待。心心相印而默契，借此元夕见上一
面是有可能的。生活在宋代的男女，元夕
应该是一见去相思的最佳时机。这是有词
为证的，如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去年之约，应是前年所约。前年何以

相约？或者与《青玉案·元夕》里的情景如
出一辙：“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见是见了，总要别吧？
那就约定来年再见吧！“月上柳梢头，人约

黄昏后”，哈，一如所愿了。“今年元夜时，月
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至
于缘故，也只能想象了。

王实甫在《西厢记》里说：“永老无别
离，万古常完聚，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
属。”说得好哇，可实际上呢？真正“成眷
属”的，只能算“幸运儿”了。纵观人世间，

“幸运儿”是屈指可数的，不走运的如恒河
沙数。基于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也还是蛮幸运
的。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不独是夕是
夜吧？自从相识后，冥冥之中，一直都是你
寻我，我寻你。你是谁？住哪里？何年何
月生？都不得而知。人在旅途，真是可遇
不可求的，即使遇了，也未必是“有缘千里
来相会”。若遇的不是时候，遇的时间、地
点都错误，那结果可想而知。强扭的瓜不
甜，强求的果也是苦果的时候居多。比较
而言，心灵的寻觅更苦，苦不堪言几乎都不
用想象，除非一个人没有真正爱过。爱，真

正的爱，不一定都可口可乐。这不是爱应
有之义，却是爱之人无法挣脱的宿命。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这句话字字珠玑，美意、
寓意、象征意义恰在其字里行间里。王国
维把这句话引申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
问者”之第三境界，果然是目光如炬，高明
如月。做事，做学问，与男女之爱何其相似
乃尔！唯有鸿鹄之志是不够的，还得长出
鸿鹄的翅膀或许才能展翅高飞；唯有苦苦
追求是不够的，还得有那个天纵之才或许
才不会被天辜负；唯有一腔痴情是不够的，
还得有另一腔痴情不谋而合才或许盼得来
两情相悦。饶是如此，还得靠天时、地利、人
和兜底。“天时”里或隐伏着天机，“地利”里
或聚集着地气，“人和”里或善结着人缘。天
机不可泄露，天机就在各人的心灵深处；地
气不可脱离，否则人会像杨花一样随风飘
浮；人缘不可阙如，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
和”，孤立容易孤僻，悲观容易悲剧。

人到世上来，一生都在寻觅，不独辛弃
疾笔下的那个“元夕”。说白了，寻觅“那
人”，其实是寻觅自己。这一半寻那一半，
到头来呢？多半人或南辕北辙，或缘木求
鱼。少半人即使相向而行，也可能擦肩而
过。嗨，那就叫缘呀！

柳摇梅绽冰融消，燕低飞，莺啼
娇。犹想往日，击鼓踩高跷。怨嗟顽
疾节搅扰，弄巷里，静悄悄。

旷野芳菲涌春潮，李桃红，满芳
草。绿水人家，霞蔚染画桥。暖树翠
微光景好，晴川碧，浪涛涛。

江城子·元宵 □春草

书法 张羽 作

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对年的记忆
色彩是浓重的。那时候物资匮乏，家徒四壁，
谁比谁都强不了多少，唯一可以区别的便是
家里墙上的装饰了。一般来说，无论房子多
么破烂，里面都会收拾得像模像样，特别是到
了过年的时候，进入腊月后便开始忙碌了。
男孩子除了拾干柴，还要挖白土。白土在距
家三十多里的沟里，因为沉，一个人也背不了
多少。回来后把屋子打扫干净，白土稀释后
均匀地涂在墙上，待干燥后屋里一下子会亮
堂许多。后来我在陶瓷厂参加工作，才弄清
那些白土就是高岭土，可烧制瓷器。墙面粉
饰一新后需张贴年画，这样才会有年的气息。

最初的时候，年画只有新华书店才有，多
是一些领袖像或八大样板戏的剧照，色彩鲜
艳，形式单一；后来渐渐有了明星照，一张比
一张亮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一
些古典戏剧及杨柳青年画进入市场，年画变
得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可挑选的余地也越来
越大。大概因为我自幼喜欢美术，对年画的
期待比其他人都强烈，因此每到过年时最期
待的不是好吃的和新衣服，而是父亲能买回
什么样的年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能随
父亲赶集了，集市上的年画很丰富，整整齐齐
挂了一排，令人目不暇接，爱不释手。可惜因
为资金有限，一张年画动辄一两角，有的四条
屏甚至七八角，面对花花绿绿的年画，我只能
挑选其中的几样回去，觉得非常遗憾。大年

初一，家家户户要拜年，我最感兴趣的是看人
家墙上的年画，遇到特别好看的就会驻足良
久，反复询问从哪里买的。那时候，农村人
的锅灶与卧室都在一间房里，一年下来年画
便被熏黄熏黑了，扫屋的时候揭下来扔掉，
换上新的。有些人家里熏得不太厉害，年画
揭下来后只是微微泛黄，就问我要不要？我
当然喜欢，渐渐便收藏了许多旧年画，没事
的时候拿出来观摩，寻思着自己为何不能临
摹一幅呢？

我从小喜欢画画，没有纸就在地上画。
村人发现后让我画窗花、画橱柜，我乐此不
疲，每到过年的时候忙得不亦乐乎。因为画
窗花，我积攒了一些颜料，于是便在保存比较
好的年画背面开始画，无师自通，居然画得有
模有样，得到家人的认可。我将自己画的年
画贴在墙上，前来拜年的人大吃一惊，都说画
得跟买的似的，太好了！受此鼓舞，我夜以继
日地画，技法也越来越娴熟，画的年画你不
说，别人很难分辨出真假。这样以来，每年一
进入腊月我便开始忙碌了。

因为白天要砍柴、放牛，画画的时间只有
晚上。放牛时我带着钢笔墨水，在本子上画
连环画，《西游记》《西厢记》《红楼梦》，晚上回
来后趴在炕上画年画。家里穷，没有炕桌，也
没有一块可以供我画画的木板，我只能跪着
或趴着，一夜下来，脸都是肿的。趴在炕上的
另一个原因是暖和。记得那时的冬天特别冷，
家徒四壁，四面透风，又没有火炉，到了冬季屋
里比外面暖不了多少，水缸里常常结一层冰。

冬夜漫漫，母亲常常在上半夜时陪着
我。记忆中她永远有做不完的针线活，特别
是进入腊月，每个孩子的衣服都需要拆洗一
遍，重新缝制。午夜过后母亲困了，让我也早
点休息，我应承着，手里却停不下来。下半夜
土炕的温度渐渐消失，用来洗笔的水结成了
冰块，我裹着被子坚持画完，发现已东方破
晓，身体像散了架，看着挂在墙上的作品却兴
奋得睡不着。这个时候母亲已经起来，准备
做饭。做饭前她先抱一些玉米秸秆把炕烘
热，我便在这暖烘烘的土炕上睡着了。睡梦
中墙上的那些人物动了起来，感谢我赋予他

们新的生命。我心潮澎湃，兴奋莫名……
高考落榜后，我凭着绘画手艺成了一名

油匠，走街串巷画柜子。柜子上多画的是牡
丹、莲花等花鸟，也有山水风景，色彩艳丽，深
受欢迎。随着时代变迁，老式柜子逐渐淘汰，
时兴的新式家具都是木纹。画木纹前需要把
家具表面处理平整，涂上配好的调和漆，待干
燥后用哈巴粉调色，用毛笔勾出木纹形状，然
后用排笔根据木纹的特性扫出纹理，达到以
假乱真的地步。木纹干燥后罩上清漆，工序
就完成了。闲暇之时，我还会画一些年画，随
着条件好转，可以用整张的道林纸和宣纸，买
整盒的国画颜料了，用笔填色讲究了许多，有
时一张画下来会耗时几天，如“三英战吕布”

“霸王别姬”等，画年画的目的也不仅仅是贴
在家里，经常会参加一些美术展并获奖，给了
我莫大的安慰。后来听说延安有一家陶瓷厂
招聘美工，我带着自己的作品一路过关斩将，
成为厂里的一名临时工。

那时想跳出农门是十分艰难的，一道户
籍便是天堑，无法逾越，转正几乎是不可能
的。然而我硬是凭着自己的坚韧和努力，从
一名临时工干到车间主任，后来又被提拔为
技术副厂长，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工艺美术
生涯，并被评为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多年
以后，虽然我从事的职业与美术无关，但还是
应感谢当初的那些年画，作为敲门砖，它改变
了我的命运轨迹，让我不再重复父辈的生活。

春是一点点立起来的。
立春后，气温开始攀升。我所

在城市立春前的这一段日子虽已有
微微暖意，但“新冠肺炎”的肆虐
就像悬挂在头顶的达摩克斯利剑，
让人挣扎不得。我们都停留在寒冷
的冬，忘记了春天来了。春天似乎
也惧惮了，它从温暖的被窝里探出
头来一瞧，街道空空如也，公园空
空如也，它打了一个冷颤，也畏缩
地躺下去了。“从此雪消风吹软，梅
花合让柳条新”的春何时才能重回
大地？

窗前那棵老态龙钟的皂荚树依
然悬着三三两两枯干的果实。皂荚
曾经是绿色的铃铛，曾经在寒冬的
风里像铃铛一样摇晃，发出风一样
的碎响。此时，春风是它们的掘墓

人。已经没有任何一片叶子能为它
们遮风挡雨。对皂荚而言，一丝风
的袭击、一滴雨的侵扰，甚至一声
鸟的细语都是致命的打击。除了秋
天，谁会在乎一棵在另外三个季节
其貌不扬的皂荚树？更不用说在过
去的一冬里，它卑微地缩在角落。
它本就不算高大，光光的枝丫胡乱
地举着。如果在乡村，这样干枯的
树枝很容易被当作烧饭的柴火砍
掉。它多像在这场瘟疫中瑟瑟发抖
的我们。

挣扎的生命难逃时间的魔手，
皂荚终是要掉落在地的，一如我脚
下踩着的这一片片蓝花楹的叶子。
我戴着口罩到小区门口的超市买生
活必需品，那家小超市在最恐怖的
日子也没有关门，为我们提供平价

的蔬菜和米面。一路“咔咔”走过，我猛地
抬头，头顶上是那棵蓝花楹树。我惊恐而沮
丧地杵在那里。这棵树，我曾在深秋初冬的
阴霾里看到过、赞颂过。那时的它在一丛正
簌簌掉叶的银杏树中是那样的清新可人，它
脆生生的绿叶饱含了生命的血液。我曾经错
误地以为:就算谢了花朵，蓝花楹绿绿的叶
片也是永不会枯黄的呀。但现在，那些叶子
就在我的脚下，叶子的每一声裂响都像在碾
碎一个鲜活的生命！想起电视里那一串串令
人惊悚的数字，想起那些被瘟疫带走的人，
叶碎裂的声音让我窒息，让我欲哭无泪！

我的绿色草木理想国轰然崩塌，我仓皇
而逃……

然而，立春的树叶却分明已经嗅到了春
的气息。

又是一天，我戴着口罩去门口。那银杏
树的绿是在不经意中跳入我的眼的。远望隐
约只是一串串若有若无的绿的线条；我欣喜
向前，能看出那绿的线条上有一点点微绿的
个体；走到树下，扶住一根枝丫端详，才看
出细小的叶片的形状。有的叶片已经具体而
微，看得出是银杏叶的雏儿；有的才冒出新
芽，新芽蜷缩在一起，在试探春风、阳光和
空气。

我像是得到神灵的某种暗示一样，快步
往那棵皂荚树走去。我的皂荚树啊，你竟然
被绿的颜料附着了淡淡的一层，那些嫩绿的
生命又爬上了你满是褶皱的躯体。我的皂荚
树啊，你烟云似的绿，驱散了我这些天来对
生命的沮丧。这一刻，我的绿色王国又重新
矗立了起来。

原来，一切生命都不会在苦难中消灭的
啊。我仿佛看见，春一点点地立起来了……

在这个特殊日子里
口罩，始终和我如影随形
是我最好的美颜
是我最美的妆饰
你微笑着，直面风霜严寒
是“长岭”上一抹抹耀眼的绿色
承载着对社会和他人的承诺
托举着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勇气

在这个新春气息浓郁的日子里
走进厂区，来到社区
你在每个人脸上
与一个个流动的身影相伴
隔离我们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蔓延肆虐的病毒
我们携手共克时艰

构筑那坚不可摧的防护网格

在这个播种希望的日子里
你就是一道道守护健康的关隘
犹如一座座钢铁熔铸的屏障
镌刻着承诺和誓言

在这个即将迎来曙光的日子里
我们用特殊的美颜
照亮黎明前黑暗的时日
还有那一个个忙碌的身影
勇往前行的稳健步子
这个跃动的美颜符号
使我始终坚信
冬天，再冷也渐渐会结束
春天，再迟也终将会到来

谁人不是血肉之躯？
谁人不是父母生养？
谁人没有儿女情长？

在势如洪水的疫情面前
你毅然决然奔赴灾区一线
挥洒出一腔豪情与爱心
誓与冠状病毒决一死战

哦，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没有流血
没有炮火喧天
却时时把死亡的气息闻见

灾难当前，为救国民为救武汉
中华大地涌现出无数好儿女

明知是刀山，偏向刀山行
明知是火海，却甘愿以身赴火
用一腔大爱谱写生命的壮歌
把一个“人”字写得酣畅淋漓

你是承载生命的白衣天使
你是赴汤蹈火的救援人士
你是万死不辞的专业医疗队
你是冒死前行的新闻记者
生可以气宇轩扬轰轰烈烈
死可以义无反顾惊天动地

急国家之所急忧民众之所忧
永远有英雄的本色和担当
英雄永远是高举火炬的义士
英雄永远是飞蛾扑火的生灵

割袍断袖者，逆风而行
把担心和牵挂留给亲人
把大爱无疆奉献给国民

英雄让人敬重更让人仰视
你和我们一样是血肉之躯
而你却在国民危难之际
挺起钢铁般坚硬的脊梁
勇把共和国高高地举起

渡尽劫波必定浴火重生
道一声“可敬的英雄”
愿你平安，愿你珍重
愿你归来依然
风度翩翩神采飞扬

春，一点点立起来 □宋扬

年 画
□高鸿

最好的美颜 □范源愿英雄都能平安归来 □徐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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